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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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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昆仑教授，63岁，雕塑家，加拿大公民。曾于80年至89年任教于山东艺术学院，教授雕塑。89年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做访问学者，96年4月回国。96年至2001年1月，在山东艺术研究所任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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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7月20日，江泽民操纵全部国家机器，开始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大规模的迫害。张昆仑教授因修炼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4次非法绑架，其间遭受到执法人员的毒打、电击和洗脑等折磨。2000年11月张教授被非法判劳教3年，后在加拿大政府和人民的全力营救下，于2001年1月10日获释，于1月15日回到加拿大。
2004年3月12日，张昆仑教授按照加拿大有关酷刑和反恐怖法律，委托律师开启司法程序，向加拿大最高检察官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刑事起诉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等22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指挥者和执行者。对他们提出了45项指控，其中8项直接针对迫害元凶江泽民。
在本文中张教授将以自己亲身经历及见闻，告诉人们为什么要控诉江泽民及其追随者。
（一）江泽民亲自发动和指挥了对法轮功的镇压

我先说说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功。95年，我太太张树梅从加拿大回国探亲，遇到了万年不遇的法轮大法，通过自己的学炼实践，她真实地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博大精深和对身心健康的益处。 

她回加拿大时，带来了两大皮箱法轮功的资料，并写了一篇在中国修炼法轮功时的所见所闻，登在当地报纸上，题目叫“回国获宝纪实”。介绍了人们学炼法轮功后，多么严重的疾病都神奇般地得到康复，并使人远离恶念、道德回升的实例。我和两个女儿也确实非常喜欢《转法轮》里讲的如何修炼“真、善、忍”做好人的道理。于是我们全家四口人，共同走上了修炼道路，家庭环境也变得十分美好和谐。

我是搞雕塑的，那时我的艺术思想已不是唯美主义的视觉愉悦，而是对宇宙人生之真谛的认真严肃的探讨。我看到人类道德的下滑，思想的变异，感到忧心忡忡，这种对人类前途的极度忧虑，被我集中体现在1995年创作的装置艺术“二十世纪末”里。出于一个艺术家的良知，我在无法抗拒的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奋力抗争和求索。在这种情况下，我看到了天地万物都能说清的《转法轮》，激动的心情无法形容。 

96年2月，我为了照顾80多岁的老岳母，回到了中国山东济南。

李洪志老师曾多次被邀去济南和山东各地讲法，所以山东的学法修炼形势和全国各地一样热火朝天。每天早晨，几乎每一块绿地和大的庭院广场都有炼法轮功的，晚上无数学法小组更是散布在城市和乡村。通过修炼心灵得到净化的同修们聚拢在一起，经常畅谈自己在修炼过程中身心的巨大变化。至今，我的记忆中有这样几个真切的故事： 

(山东)省委退休干部马桂林，突然得了淋巴癌，中西医都治不好，只能用电疗化疗。渐渐的，皮肤都变成了紫黑色，骨瘦如柴，头发脱光。就在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他开始修炼了法轮功，不到三个月，马桂林就完全恢复得像健康人一样。他深深知道大法的珍贵，在这次强加的邪恶迫害中，他十分坚定。我们曾经常在一起切磋交流修炼心得。如今，他已经被(江氏集团)迫害致死。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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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市人民法院有一位副厅长，人很正直、善良。有一天他路过一个公园，看到有一群人正在炼功，旁边还挂着一条“真、善、忍”的横幅，使她为之一震。在这个腐败成风的社会里还有修“真、善、忍”的，多好的功法呀！从此，她成了一名法轮功学员。修炼以后，她处处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收礼，不受贿，公正办案，受到人民赞扬。后来，她被评为山东省三位“模范法官”之一，曾被电台宣传、报道过，单位以红头文件号召大家向她学习。 

我一位学生的哥哥，得了传染性极强的绿菌病，全国大小医院跑了很多，钱花了不少，没有一家能治。他彻底失望了，准备回家等死。他躺在北京的一个旅馆里。突然，他发现了一本《转法轮》，他一看很好，便决心修炼法轮功。修炼不久，他完全恢复了健康。为此，他全家开始修炼法轮功。可是，这次打压一开始，单位就把他非法扣押起来，不准他回家，怕他把实情讲出去，硬逼他说，病好不是炼法轮功炼的。对他施加很大的压力，使他的精神都几乎失常了。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每个修炼人都有一部神奇、生动的修炼故事。也都遭受了迫害之苦。 

我和我的全家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很快都完全得到净化。八年来，没有得过任何病，没吃过一粒药。在哪里工作学习都能兢兢业业，不坑国家，不害他人，遇事先考虑他人。不争不斗，泰然处之。

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和他的神奇功效，以及让人做好人的道理，迅速地在中国大陆传开，没用任何报纸刊物，没用电台电视台，完全是人传人，心传心，在短短的七年的时间里，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数就发展到一亿人。

法轮功人数的迅速增加，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于是由国家体委组成调查小组，深入到法轮功学员中调查实情。他们经过一番认真的调查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与国[image: image8.jpg]3R, 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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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image: image9.jpg]


尽管如此，鼠肚鸡肠的江泽民出于妒忌心，一定要把法轮功除掉。他说：“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于是它用手中的大权，调动和指挥了对法轮功学员灭绝人性的打压运动。它亲自写公开信给全党，诬蔑法轮功。并在全国处级以上干部中传达（我太太张树梅参加了传达会，亲耳听到该文件）。之后，江泽民又签发了剿杀法轮功的一系列命令，这些由江亲笔签名的信和文件只是口头传达然后就收回去，可见江做贼心虚。于是全国范围内打压法轮功的狂风恶浪铺天盖地。法轮功的书籍、录像、录音资料被焚烧、轧毁。千千万万学员遭非法逮捕、关押。我们尊敬的师父李洪志先生遭诬蔑和通缉。江泽民还声称：“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 

99年7月20日晨，同一时间，中国公安逮捕了全国各地法轮功联系人。亿万法轮功学员懵了：“这是为什么？”以为政府不了解我们法轮功。于是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涌向了北京，涌向了各级政府，想说明真相，想说明：“我们是冤枉的”，“政府这样做是错误的”，“法轮大法是好的”…… 

7月21日夜里，我和我太太张树梅向山东省委走去，准备第二天去省委说明真相。谁知，我们出了家门，就看见马路上警车窜来跑去，十字路口晃动着警察的身影，一阵阵警笛声不时传来，一片恐怖气氛。突然，一辆大客车停在我们身旁，车上蹿下了一群警察，不由分说，架起我来就扔到车上。车上已经挤满了人，全是法轮功学员。把我们拉到郊外一所学校里，那里已有三千多人被劫持进来了。在那里，警察对女学员又打又拉的粗暴蛮横行为我也看在眼里。 

（二）江泽民操控整个国家机器对“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的灭绝人性的摧残 

镇压开始后，我们的生活从此失去了宁静。警察公安三天两头窜到我家里东查西问，济南公安局的政保处副处长冯建军经常不请自来，一呆就是几个小时，试图逼我们放弃修炼。

中央下达文件禁止党员修炼法轮功，我太太张树梅被单位党组织多次找谈话，逼她放弃修炼法轮功，被树梅拒绝后，他们将她强行开除出党。 

2000年6月30日晚，因为我将法轮功电台将在7月1日正式开播的消息告诉了别人。科院路派出所将我非法绑架，同时抄了我的家。 

我一到派出所，就被几个警察打翻在地，所长张会生和另一警察梁健各持一根高压电棍电我。张会生一面电一面恶狠狠地说：“最高领导江泽民总书记说话了，法轮功是×教，你们就是×教徒；怎么整都没事，整死了拖出去埋了，就告诉人们你是畏罪自杀。”它们电我达20多分钟，我的皮肤被电焦，左腿被打伤，不能动，衣服被撕破，实在疼痛难忍，但又不能喊。他们把电棍抵在我的嘴边说，只要一张口就把电棍捅到嘴里去。现场的还有另一个我认识的法轮功学员，受电刑。他被电的时间更长。 

因为有江泽民撑腰，这个派出所的警察很邪恶，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他它们多次电击。不管这些恶人怎样用上面的命令推托责任，也必将因其犯罪恶行最终受到法律制裁。 

60多岁的王姓女学员被抓去后，警察把她按在地上说：“你不是很漂亮吗？叫你改变、改变。”说着拿起电棍，把她的脸和嘴都电焦了。另一名60多岁的女学员还遭到它们电击乳房。40多岁的唐姓女学员遭所长电击阴部，所长还说：“要玩个够。” 

我和六、七名学员被非法关押在七、八平方米的小屋里两天两夜。7月2日晚，我被送到济南市刘长山拘留所和一些杀人犯、诈骗犯等刑事犯人关在一起，一个月时间，过着非人的生活，十八个人睡在不足20平方米的水泥地板上。吃喝拉尿洗澡都在这一个监号里，发霉的馒头和清水煮白菜帮都不让吃饱。 

我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期间，经常向犯人讲修炼“真、善、忍”做好人的道理。有的犯人说，电视里天天讲法轮功如何如何不好，可和你们接触后感到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都那么好，我们应该关在这里，只有你们不应该关在这里。有的说，如果我们早知道法轮功讲的道理，不就不犯罪了吗？也不会被关在这里。他们很愿意听我讲法轮功的事。好多人表示，一旦被放出去，也修法轮功做好人。

8月2日深夜12点，我被从拘留所释放。千佛山派出所一位副所长把我拉送回家。路上他对我说：“要知道，我们对你们家是非常敬重的。”可为什么还迫害我们呢？由此可见，真正的根子在江泽民。 

我被放出以后，有三位法轮功学员要来我家看望，打电话时被公安窃听，功友刚坐到我家，济南公安局的政保处副处长冯建军就带着人赶到了我家。当时三位功友从后门走脱。冯非要问我三个功友的姓名，我和太太坚持不说，他没有办法又派人把我劫持到派出所，非法关押了36个小时。 

因为我不放弃真善忍信仰，2000年10月，我又被劫持进了历下区郭店洗脑班（又名转化班），并罚款一万人民币。 

洗脑班调集了各派出所最坏的警察搞法西斯式的封闭管制，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完全失去自由，这里阴森可怕。抓进来的学员有两种出路：一是放弃修炼法轮功，并诋毁法轮大法的可以回家；二是不放弃修炼说真话的会被判劳教三年。 

我们活着就要修炼“真、善、忍”，做好人，坚决不放弃信仰。于是我们同房的五个人一起绝食绝水，表示抗议。当它们找我谈话的时候，司里街派出所的教导员李一庆恶狠狠地说：“再不吃饭就送去精神病院，打针灌药，共产党这套你还不知道吗？”到了第九天上，它们怕我们死到里面，就暂时放我们回家了。 但是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监狱，警察特务遍布每个角落，江氏集团的打压政策让每个人都无法逃脱那阴森可怕的魔掌。 

几天后不等我们身体完全恢复，警察又把我劫持。当时警察让我在它写好的文件上签字，被我拒绝，它说签与不签都不影响执行公务。于是，没有任何凭据，不经任何手续，他们非法判我劳教三年（当时，同时抓来的还有山东工业大学的研究生魏某和航运局的李某。） 

当我进入劳教所体检的时候，一位老医生问我还炼不炼。我说这样好的功法当然要炼。他很同情地说：“再炼你的身子骨就搁在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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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所以后，我们才知道里面已关了28个法轮功学员，就在我们进去的前一天，一位张姓青年学员因炼法轮功被警察拖出去打得皮开肉绽，嘴唇被电击得翻到外面。其余学员看不下去集体绝食抗议，以让警察知道这样滥施酷刑是错的。结果警察不但不收敛，反倒由原来折磨普通犯人的一根电棍一下增加到十二根电棍，还叫了一些打手将27个大法弟子挨个拖出去往死里打，八根电棍同时电击一个人。很多人被打得昏死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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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冷水澡时我亲眼看到了他们满身紫黑色的伤痕。一位山东教育学院62岁的叶教授双手被吊铐在铁窗上。警察经常怂恿犯人对这位老教授施暴，侮辱他，奚落他。上两个月，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自我被营救走之后，他一直被关在小号，倍受折磨。他两眼几乎失明，两腿几近瘫痪，连坐都不可能，只能躺在地上。血糖很高，劳教所怕他死在里面就暂放他回家，逼他天天写“汇报”。他不从，不法官员们就用各种手段转化、逼迫他的女儿，并在家里虐待他。这使我感到仿佛回到当年“文革”的疯狂年代，那时当权者发动的群众运动中，学生和恩师划清界限，用编造的理由进行人[image: image12.jpg]


身攻击、批斗，儿子批斗老子,表明所谓“坚持革命路线”的荒唐年代。 

和我同时在洗脑班绝食被放回家的刘健，后来也被关进了刘长山劳教所，他被关小号，经常被打，被电，被侮辱，恶警用大便往他身上抹。刘健绝食180天，誓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据明慧报道，大法弟子刘健最后被劳教所恶警从三楼推出窗外，野蛮杀害。这是一位非常纯真善良爱帮助别人的、谁都喜欢的青年，每当我想起他时都会热泪盈眶。 

至2004年3月，江泽民集团灭绝人性的使用种种酷刑，至少夺去了910名法轮功学员的宝贵生命。
（三）江泽民操纵全盘国家机器，施尽了招术，企图彻底毁掉人类的善良本性和尊严，控制人的精神、扭曲人的灵魂。 

劳教所里，有些警察为了往上爬寻求资本，就迎合江氏政权的邪恶；也有的警察在公开场合气势汹汹做样子，背后个别提审时，都愿意听大法所讲的道理。刘长山劳教所有一位警察到我们屋里来说，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如果他说话能算数，立刻开大门放我们回家。他干了几十年的警察，看透了共产党的黑暗。骂完后，让我们一定为他保密，一旦这些话被讲出去，他也会坐在我们的位子上。所以，酷刑折磨，虐杀大法弟子，唆使警察犯罪的真正元凶是江泽民。 

监狱本来是关押坏人的地方，而江氏政权都把大批犯人放掉，专门用来关押修炼真善忍做好人的大法弟子。它们留一部分犯人专门看管法轮功学员，并且用“减刑”的办法来激发犯人最坏最恶的一面对待法轮功学员。 

我们刚被关进刘长山劳教所的时候，刑事犯人睡在床上24小时轮流看管我们。我们晚上睡在地铺上，白天端坐小板凳上不准动。我们问一个姓王的犯人一件事情，他头也不抬的恶狠狠地说：“不要和我说话，咱们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其他犯人也对我们充满了敌意。教导员杜肇军一进屋更是凶神恶煞，恨不能一口把我们吃掉。可大法弟子的大善大忍精神会感化周围的人，时间一长，连这些为缩短刑期表现出铁石心肠的犯人也渐渐对我们好了。警察知道之后，就把一个姓张的犯人在走廊里电击得嗷嗷叫，我们问别的犯人为什么，他说：“因为对你们太宽容了。”以后这些犯人就改变了策略，一听到大铁门响，看管的人就厉声呵斥我们不能动，警察一离开，他就叫我们站起来自由活动、活动。连警察也对他们没有办法。后来警察又召集他们开会，训斥说：“人家法轮功学员个个都是有学问有教养的人，而你们都是些社会渣滓，你们有资格和人家嗒嗒吗！以后少和法轮功学员说话。”而对少数丧失理智，嘴里挂着脏话，时常打骂侮辱法轮功学员的坏犯人，警察却对他们倍加欣赏。 

“强制改变不了人心。”事实证实了我们师父讲的这句话。任何酷刑，任何摧残都动摇不了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伟大佛法的信仰。 

为了“灭绝”法轮功，江泽民指示手下人使用各种邪恶手段对付法轮功学员。硬的不行，来软的；阳的不行，来阴的，千方百计让你上钩。它们找人专门写了一本书─法轮功学员的心理分析，在公安内部传阅研究。它们看到学员对李洪志师父那么崇敬，就纠集了心理专家、文字打手、宗教痞子在一起专门研究我们师父的经文，模仿师父的口气编造假经文，企图在法轮功学员中制造混乱。不久，这个阴谋被揭穿。此招不行，又换一招。它们想：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于是，他们就收买特务派到学员中下功夫利诱、威逼、欺骗了一部分学法不深、执著心很强的人。先使他们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与修炼，再让他们在学员中游说，编造谎言，散布种种邪说谬论，动摇修炼人的心。 

江氏集团并搞出了这样一套系统、完整的打压计划和措施。他们先在沈阳马三家，北京团河劳教所作试点，然后在全国劳教所推广。终于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邪恶的目的，害了一个个善良的人，夺去了他们的崇高信仰，扭曲了他们的灵魂，泯灭了他们的良心，把他们推到了极为可怕的境地。 

本来这些人在“真、善、忍”大法中修炼，大法可以使他们变成身心都健康的好人，变成最好的人，然而，江泽民打压恶政却使他们变成了丧失了天良的人，变成了尊严、人性全无的人。他们都是江泽民恶政的牺牲品。恶政扭曲了他们的灵魂。世界上哪个国家哪个政权能干成这样的事呢？只有整人成性集权专制的江泽民才能干出这样的勾当！ 

正义善良的加拿大政府和人民，获知我在中国被迫害的消息后，展开了全国性的营救活动。全世界的善良人民也为此声援疾呼，这股来自全世界的正义力量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释放我。 

可是针对对我的释放，江氏集团大做文章，以便它们欺骗世人，堵住我的嘴。 

它们知道我了解刘长山劳教所的邪恶面目，要想在这里玩什么花样对我搞点欺骗是不容易的，于是它们把我送去全国最邪恶的劳教所之一──王村劳教所。王村劳教所被称为“人间地狱”，在去的路上，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宁可死，也不屈从于它们的电棍和毒刑。可是却没有想到，它们显示给我的完全是一幅伪善的面孔。 

我是一个艺术教师，一生钻到专业里，只懂艺术和修炼，不懂权术和阴谋。 

当我到王村劳教所的时候，它们已经把以往血腥残害大法弟子的种种刑罚全部隐藏起来。当时，我所在的三分所非法关押了400名大法弟子，4分所非法关押400名大法弟子，我所在的大队非法关押了116个大法弟子。警察以照顾我的名义，一天24小时，一分钟不离开的监视我，不让其他大法弟子单独和我接触。夜间警察坐在我床头，吃饭路上警察和我肩并肩的一起走，我去厕所都有警察扯着我的衣袖子。偶有大法弟子到我身边，警察如临大敌一般，立即将这些同修赶走，它们只许那些装成大法弟子的特务围在我身边一天到晚轮番轰炸。它们编造了种种离奇的故事和歪理邪说，天天围在我身边，喋喋不休地往我耳朵里灌邪的东西。身处魔窑中，我不能学法，又听不到一点真实情况，弄得我在高压洗脑面前辨不清方向。我很痛苦，彻夜不能眠，哭湿了棉被，使我几乎处于任人摆布的状态。他们误导我说些违心的话，然后再拿出去骗人。劳教所的一些败类，处心积虑地骗我画画，硬拉我下棋，看玩扑克，以便它们偷偷录像。制造假象欺骗世人。 

我被释放以后，看到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全世界播放的这些骗取的镜头欺骗全国的百姓，我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这给我精神上的打击实在无法承受。我内心的痛苦无法形容，几乎痛不欲生。迫害法轮功的手段已经被他们用得登峰造极，让人吃了黄连却说不出口。 

我可以面对电棍下的酷刑心不动；也可以忍受九天的绝食饥渴，智而不昏。然而，持续的洗脑、谎言和精神折磨，却给我造成了终生难愈的心灵创伤。这种精神迫害使人永生难忘，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完全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和人格，邪恶之徒再利用被精神控制了的人去欺骗公众，去迫害法轮功学员，去诋毁崇高的法轮大法和最尊敬的师父。还要美化卑鄙无耻，惨无人道的刽子手——江氏集团和追随其参与迫害的人。我经历的心灵上的创伤远比肉体上遭到的残害深重。每当我回忆起这段我不愿回忆的噩梦般的可怕经历时，都会使我长时间陷入不可抵挡的恐怖之中，内心的疚痛久久不能消失。 

更为恶劣的是当我被营救到加拿大后，江氏仍然通过驻外使馆，国际网站和海外受控媒体等，对我继续迫害；并派遣特务对我进行跟踪。使我找不到和平的安身之处。我太太也遭到警察，公安等的连日骚扰、威胁。2001年春节期间，恶警开着几辆警车要绑架我太太，我太太张树梅走脱。被逼无奈，她离开了八十多岁的病榻上的老母四处躲藏，最后来到加拿大。年迈多病的岳母经受不了家人遭受的持续迫害，特别是生离死别的打击，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我要控告，我要大声疾呼！我要控告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江泽民！我要大声疾呼：全世界正义的人们救救千万个现在仍身陷江氏牢狱中的法轮功修炼者！！ 

（四）江泽民操控整部国家机器，无孔不入的迫害法轮功

江氏集团在迫害法轮功中采取了搞株连的手段。法轮功学员不放弃修炼，不仅自身遭受种种迫害──电话被监听、被监视、被跟踪盯梢、被软禁，被开除公职、党籍、学籍、军籍，被取消退休金、被罚款，被抓捕关押、被打骂刑罚、被劳教、被洗脑，等等，还要周围的人都遭到株连，例如，株连工作单位和有关部门：领导会被批评，被降级撤职，职工奖金被扣除；株连家属：家属参加工作、参军、参政、入学，都受影响，就连孩子入托的资格都被剥夺。从各个角度给法轮功学员制造巨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 

更为恶毒的是，江氏集团利用报纸、电台、电视、大大小小的媒体铺天盖地地造谣宣传。如导演“天安门自焚”骗局，在全民中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让无辜的遭受蒙蔽的百姓对法轮功犯罪。 

江泽民在这场迫害中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如果这样的人不上被审台，人间还有正义可言吗？



法轮功从92年在中国传出，由于其本身有使人身体健康、道德回升的显著效果，吸引很多人来学，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短短十一年间已传遍世界上六十多个国家，全世界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功，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法轮大法已获得多个国家一千多份的褒奖。
“法轮功是没有任何政治目的的、和平的、教人向善的功法，如果信仰真、善、忍的人我们都不支持，我们还支持什么？”

── 澳大利亚悉尼市议员克理福∙泰勒
“遵循法轮大法原则的人们……希望与宇宙共生并且体会内心的详和。……他们带着一种寻求自己的内心平静和同化宇宙的心愿来修炼自己，因此他们学习善待他人并帮助创造一个更开放和更容忍的社会。”

──加拿大总督伍冰枝写给加拿大法轮大法周的贺信 

 “随着我们逐渐了解法轮功所付出的努力，我们的敬意亦随之增长。我们发现中国这场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野蛮、残忍和血腥的镇压是骇人听闻的、无法接受的、并应受谴责的……” 

── 美国国会议员、人权小组联席主席托马斯兰托斯


警察用电棍电击


法轮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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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控告








张昆仑教授





江泽民





作者：张昆仑





93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李洪志老师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的“特别金奖”，以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在本届博览会上李洪志老师是荣获奖励最多的气功师。





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向各界人士发出呼吁，共同制止中国政府对无辜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2003年3月17日，瑞士日内瓦，第59届联合国人权大会开幕之际）





2004年3月12日上午，加拿大公民和艺术教授张昆仑先生的委托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劳伦斯-格林斯潘（Lawrence Greenspon）向加拿大最高检察官艾文-考特勒先生（Irwin Cotler）递交了刑事起诉包括江泽民在内的迫害参与者的请求。张昆仑及其律师并于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两位律师写给最高检察官的信。（图：左起依次为律师麦塔斯、张昆仑教授、格林斯潘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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